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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亟须乡村人才队伍支

撑,但目前乡村人力资本供需存在结构性矛盾。城乡收入差距、城乡要素流动非对称性壁垒、农村

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短板、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负担相对较重等因素叠加,农村面临人才留不住、
引不来、用不上等困境。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 “四学一体”创新农村人力资本培育的体制机

制,以期为农村增活力,助力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 “人人皆学”覆盖全产业链需求、实现终

身技能迭代优化,以 “全面学习”实现认知、非认知、身心健康等人力资本的多维发展,以畅通城

乡双向要素流动机制、促进城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 “处处能学”,以数智技术赋能乡村教育

高质量发展实现 “时时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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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是立足乡村资源禀赋,通过 “农业+”模式延长产业链、升级价值链,实现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的现代乡村产业组织形态,涵盖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生态旅游、森林康养、休闲露营、农村

电商等各方面。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对于促进农民增收、繁荣农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是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1]。自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 “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以来,党

中央、国务院持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和措施,为乡村产业多元融合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2024年7月,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 “壮大

县域富民产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深
入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近年来,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呈多元发展趋势。据农业农村部统计,2018—2024年中国成功批建了1709
个农业产业强镇;2024年新建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4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

工企业营业收入已超过18万亿元。2023年,全国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27.6%,农村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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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村和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分别达到2.49万亿元和5870.3亿元。乡村旅游焕发活力,截至2023年,累计建

设180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和1953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2024年,乡村旅游订单量同比增长10%,乡村

民宿供给和订单量分别增长19.6%和24.3%①。
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在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的同时,也对乡村人才队伍提出了新要求,亟须

农村人力资本支撑。例如,发展设施农业需要信息技术人才,发展农村电子商务需要电商运营人才,发展乡

村旅游需要文化创意人才,农业科技创新需要科研人才,等等。与此同时,农村人力资本能够通过推动高科

技应用、促进高效能生产、助力高质量产出助推新质生产力,反过来催生乡村新产业新业态[2]。基于乡村新

产业新业态发展的需要,2024年农业农村部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农业农村高技能人才工作更好支撑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的意见》,提出 “到2025年,……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1/3”及 “到2035年,农业

农村高技能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明显提升,结构持续优化”的乡村人才培育目标。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布的 《乡村全面振兴规划 (2024—2027年)》将 “大力培养乡村人才,吸引各类人才投身乡村全面振兴”
作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明确提出 “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和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 ‘头
雁’项目”,鼓励青年入乡发展和就业创业,推动涉农教育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

鉴于农村人力资本与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间的密切联系,有必要把握农村人力资本供给现状,而现有

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农村劳动力就业特征[3]、人力资本回流特征[4],亟须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特征事实进行

研究。对此,本文结合宏观统计数据与微观调研数据,从经济转型与产业就业结构变迁的特征事实出发,描

述当前农村劳动力的教育、职业技能、培训、身心健康等维度的人力资本现状,分析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

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供需矛盾及其影响因素,探讨 “四学一体”支撑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农村人力资本培

育路径,以期为农村增活力、助力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政策启示。

2 乡村就业结构变迁及人力资本现状分析

2.1 乡村就业结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就业结构伴随产业结构转型持续变化,主要表现为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

产业转移。产业结构方面 (图1a),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渐降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逐渐增

加。1978年三产增加值占比分别为28.2%、47.9%和23.9%,2024年变化为6.8%、36.5%、56.7%。就

业结构方面 (图1b),1978年三产就业人数占比分别为70.5%、17.3%、12.2%。到2023年,第一产业就

业人数占比下降至22.8%,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分别上升至29.1%和48.1%。
在就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1978年中国城镇就业人数不到1亿人,而乡

村就业人数达3亿人。1985—1990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农业剩余劳动力,叠加1984年中央一号文

件对乡镇企业的政策扶持,形成 “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产业格局及 “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

劳动力流动模式。在此期间,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数量达到2286万人[5]。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

镇化进程加快、城镇户籍限制进一步放开,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 “离土又离乡”模式。2024年,城镇就业人

数上升至4.73亿人,是乡村就业人数 (2.61亿人)的1.81倍,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3亿人,占乡村人口的

64.5% (2012年为40%)②。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2015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出台和2018年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返乡就业创业的 “城归经济”逐渐发展。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

业的本地农民工数量由2018年的1.16亿人增加至2024年的1.21亿人,农村就地就业、返乡就业措施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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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2024携程集团乡村旅游振兴白皮书》。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一定成效,农村地区创造了一定的非农就业岗位。

图1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迁

城乡就业结构的变迁带来了居民收入结构的变迁。如图2a所示,1998—2024年,工资性收入一直是城

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主要来源,尽管其比重在2004—2024年呈下降趋势,但仍占据主导地位 (2024年

占60.7%)。经营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占比稳步增加,2024年两者占比分别为10.0%和11.5%。城市居民的

转移净收入占比从2001年的24%下降至2024年的17.7%。相比之下,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结构变化较

大 (图2b),经营净收入比重在1998—2005年占比较高,随后占比逐渐下降,工资性收入的比重自2000年

后显著增加。2015年是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一个 “分水岭”,在此之前经营净收入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

占主导地位,在此之后工资性收入取代经营净收入成为主要收入来源,这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趋

势密切相关。

图2 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变迁 (1998—2024年)

2.2 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现状

2.2.1 受教育年限逐渐增长

本部分基于三套全国性微观调查数据分析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国科学院中国农村发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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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数据 (CRDS-2023)、北京大学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智库数据平台建设项目2024年数据 (CARDS-
2024)、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22年数据 (CFPS-2022)。样本筛选上,由于CRDS和CARDS均在农

村地区开展调查,故保留16~65岁劳动年龄人口并剔除因上学或健康原因无法工作者即可;CFPS数据则进

一步限定为农村居住地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本量分别为 CRDS5095人、CARDS6646人和 CFPS
7520人。

表1展示了上述三个数据库中农村劳动力全样本及分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总体上看,当前农村劳动

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9年左右,CRDS、CARDS和CFPS样本分别为9.3年、8.7年和8.9年,相当于义

务教育法定年限 (9年),但显著低于2023年全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11.05年)①。分性别看,男性农

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9年以上)高于女性 (不超过9年),CARDS和CFPS显示的性别差距超过1
年。受198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影响,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呈显著代际提升。由表1
可知,60后、70后群体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9年,而根据CARPS样本,80后、90后、00后农村劳动力的

受教育年限分别达到9.4年、11.6年和12.5年。分就业类型来看,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0
年左右,显著高于务农包含兼业的劳动力 (7年左右)。

表1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
单位:年

样本

受教育年限

CRDS-2023
(N=5095)

CARDS-2024
(N=6646)

CFPS-2022
(N=7520)

全样本 9.3 8.7 8.9

分性别
 男性 9.6 9.3 9.4

 女性 9.0 8.1 8.2

分出生时间

 1960—1969年 7.1 6.5 6.5

 1970—1979年 8.0 7.3 6.8

 1980—1989年 9.8 9.4 9.5

 1990—1999年 11.7 11.6 12.1

 2000年之后 12.0 12.5 11.7

分就业类型
 务农 (包含兼业) 7.2 6.7 6.3

 非农就业 10.1 9.5 8.4

尽管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呈增长趋势,但仍存在城乡和行业差距大、教育回报率低等问题。根

据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4》,1985—2022年,城镇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从8.23年上升至11.61
年,乡村劳动力从5.47年上升至9.37年。然而,农村劳动力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的增速显著滞后于城市劳

动力 (图3),2022年农村劳动力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8.8%,仅约为城市 (33.6%)的1/4。分

行业看 (图4),2023年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中具有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占比分别为

93.1%、5.7%、1.2%,大大低于所有行业的平均水平 (60.0%、15.9%、24.1%),处于所有行业最低水平。
从教育回报率来看,不少研究发现农村教育回报率显著低于城市。例如,Xing等基于2005—2018年五

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CHIPS)的数据估算城乡教育回报率,发现2018年城市地区的教育回报率为8.3%,
比农村地区 (5.8%)高出2.5个百分点[6]。Liu等基于中国农村发展调查 (CRDS)2016年数据测算,发现

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劳动力教育回报率 (以小时工资率测度)则更低,采用OLS和 Heckman两步法的估计

结果分别为2.4%和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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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城乡劳动力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 (1985—2022年)
数据来源:《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4》。

图4 2023年分行业教育程度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4》。

2.2.2 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参与率低, 小农户经营仍占主导

近年来,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加强乡村人才培养,如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乡村产业振兴带头

人培育 “头雁”项目等。高素质农民作为新型农业从业者的核心群体,既具备文化知识、又掌握农业技术、
还善于经营管理,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力量。 《2024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显示,2020—

2023年,全国累计培养高素质农民309.71万人,平均年龄为45岁,近六成为36~54岁的中青年群体,其

中获得农民技术人员职称、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分别为62.86%、24.83%。2024年全国范围内实施的

“头雁”项目聚焦农产品生产加工、乡村特色产业及帮扶产业,培育 “头雁”1.85万名;围绕乡村产业发展、
建设与治理三大主题,组织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2.4万余人次。

尽管政府和社会各界已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职业技能培训,然而微观调查数据显示,培训参与率处于较

低水平。根据CARDS-2021调查结果,2019—2021年,农村劳动力当年参与农业相关培训的比例分别为

9.8%、5.7%和7.7%,而非农技能培训的参与率更低,2021年仅为3.6%和3.4%。从累积参与率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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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DS-2023年样本中仅有17.4%的劳动力表示曾参加过非农培训,且存在显著性别差异:男性参与率

(23.2%)约为女性 (11.3%)的两倍 (图5)。从代际分布来看,非农培训参与率呈现倒U形趋势:1960—

1969年出生群体的参与率不足10%,1990—2000年出生群体达到峰值 (25.5%),而2000年后出生群体的

参与率回落至12.8%。这一现象可能与青年劳动力教育水平提升及职业选择多元化相关。此外,务农劳动力

的培训参与意愿 (8.3%)远低于非农从业者 (28.9%)。

图5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培训及技能证书比例 (CRDS-2023)

在职业技能资格证书方面,CRDS-2023调查结果进一步揭示了乡村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均衡性。总体来

看,约有38%的样本农户持有职业技能资格证书,但性别差异显著———男性 (51.7%)持有证书的比例是女

性 (22.9%)的2.26倍。从代际趋势看,证书持有率同样呈现倒U形特征,中青年劳动力 (30~50岁)可

能是乡村产业升级的核心力量。1970—1979年出生群体持有证书的比例为39.8%,1990—1999年群体达到

峰值 (53.6%),而2000年后出生群体回落至41.7%。分就业类型来看,务农劳动力持有证书的比例是

21.8%,显著低于非农就业劳动力 (55.5%)。
在新型经营主体方面,CRDS-2023调查结果呈现如下特征。第一,近几年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的覆盖率保

持稳定。2022年62%的村庄有合作社,49%的村庄有家庭农场,13%的村庄有农业种植企业,与2018年相

比变化不大 (分别为68%、45%、14%)。第二,新型经营主体的数量有所增加。2022年,合作社、家庭农

场和农业种植企业的平均数量分别增加至3.7个、4.6个和5.7个,较2018年 (3.6个、2.8个、1.9个)有

所提升。第三,新型经营主体在农业经营主体中占比仍然偏低,小农户家庭经营仍是中国农业的基本面。第

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户的98.1%①,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

积超过70%,户均耕地面积不足10亩②。

2.2.3 劳动力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水平

为更全面地刻画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本文基于CFPS-2022年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劳动力的身心

健康状况 (表2),重点关注3类 (身体健康客观指标、身体健康主观指标、心理健康指标)8个指标。身体

健康客观指标用3个虚拟变量表示 (是=1):“是否低体重”(BMI<18.5千克/米2)、“是否超重”(24千

克/米2≤BMI<28千克/米2)和 “是否肥胖”(BMI≥28千克/米2)。身体健康主观指标用4个虚拟变量

表示 (是=1):“自我报告的健康水平”(自评一般或不健康=1)、“过去两周是否身体不适”“半年内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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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https://www.stats.gov.cn/sj/tjgb/nypcgb/qgnypcgb/202302/t20230206
_1902101.html。

1亩=1/15公顷。



慢性病”“过去12个月是否因病住院”。心理健康水平则通过 “是否抑郁”① 的虚拟变量来度量。
总体来看,农村劳动力超重问题较为突出 (29.8%),肥胖比例为9.0%。同时,8.0%的劳动者存在低

体重现象,其中女性低体重比例 (10.4%)显著高于男性 (5.6%)。在自评健康状况方面,约有20.4%受访

者认为自身健康状况 “一般或不健康”,22.6%的人过去两周经历过身体不适,11.4%的人报告半年内患有

慢性病,7.8%的人在过去12个月有因病住院。调查数据显示,14.5%的农村劳动力存在抑郁问题。女性在

自评健康 不 良、两 周 患 病 率 及 抑 郁 风 险 等 (22.5%、25.7%、17.1%)指 标 上 均 劣 于 男 性 (18.4%、

19.7%、12.1%),或与女性多重社会角色压力相关[8]。

表2 农村居民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 (CFPS-2022)

指标
全样本

得分

不同性别得分 不同出生年代得分 不同就业类型得分

男 女
1960—

1969年

1970—

1979年

1980—

1989年

1990—

1999年

2000年

之后
非农就业

务农

(含兼业)

身体

健康

客观

指标

是否低体重 0.080 0.056 0.104 0.040 0.033 0.050 0.102 0.256 0.102 0.054

是否超重 0.298 0.320 0.274 0.360 0.354 0.311 0.255 0.122 0.268 0.297

是否肥胖 0.090 0.094 0.085 0.087 0.116 0.103 0.094 0.035 0.105 0.089

身体

健康

主观

指标

自我报告的健康水平 0.204 0.184 0.225 0.356 0.253 0.143 0.076 0.024 0.274 0.313

过去两周身体是否不适 0.226 0.197 0.257 0.320 0.243 0.198 0.146 0.130 0.315 0.300

半年内是否有慢性病 0.114 0.099 0.130 0.206 0.127 0.067 0.042 0.023 0.164 0.187

过去12个月

是否因病住院
0.078 0.069 0.088 0.119 0.087 0.058 0.046 0.026 0.121 0.129

心理健

康指标
是否抑郁 0.145 0.121 0.171 0.195 0.165 0.129 0.106 0.077 0.211 0.185

农村老年劳动力的身体健康状况值得关注。1960—1969年出生的群体自评一般或不健康的比例为

35.6%,报告半年内患有慢性病率 (20.6%)和过去12个月因病住院比例 (11.9%)也显著高于年轻一代。
相比之下,200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自评一般或不健康的比例仅为2.4%,慢性病和住院比例也

仅为2.3%和2.6%。然而,00后低体重比例高达25.6%,显著高于其他年代出生者,表明该群体可能存在

营养不足或饮食结构不合理等新的健康问题。心理健康方面同样表现出明显的代际特征:1960—1969年出生

的劳动力抑郁比例达19.5%,而00年后的抑郁比例则为7.7%,农村老年劳动力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需要引

起重视。
分就业类型来看,务农的农村劳动力的身体健康主观指标整体更差,但心理健康水平更好。务农劳动力

自评一般或不健康的比例达31.3%,高于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劳动力 (27.4%)。务农劳动力半年内患有慢

性病率和过去12个月因病住院率分别为18.7%和12.9%,略高于非农劳动力 (16.4%和12.1%)。然而在

心理健康方面,务农劳动力的抑郁比例 (18.5%)低于非农就业群体 (21.1%),说明尽管农业劳动的身体

负担较大,但务农群体可能面临更小的精神压力。

3 乡村人力资本供需矛盾及其原因分析

3.1 乡村人力资本的供需矛盾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中国乡村正加速形成以现代农业为基础、三产融合为核心的新产业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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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FPS2022年采用简化后的美国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 (CESD)量表,一共8题,总分范围为0~24。当总分为11分及以上时,
则 “是否抑郁”赋值为1,否则为0。



态,对人才结构提出了新要求。当前,急需既懂农业技术又熟悉数字工具的 “新农人”、具备产业运营能力

的 “乡村CEO”,也需要具备经营能力和管理经验的基层治理人才。尽管农村人力资本在受教育年限方面有

所提升,但从人才储备现状看,乡村产业发展所需的 “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缺口仍然

巨大。
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截至2024年全国农村实用人才总量已超2300万人,涵盖生产型、经营型、技能服

务型、技能带动型和社会服务型五大类别。然而,这些实用人才占农村劳动力比例仅为3.3%。CARDS-
2021数据显示,仅有1%的农村劳动力属于高素质农民,1.7%为家庭农场主,3.3%为农业合作社成员。从

就业结构看,大部分高素质农民仍从事种养业,仅21.79%的高素质农民积极投身休闲农业、社会化服务等

乡村新产业新业态。201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 《农业经理人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估计,农

业经理人从业人员已超过286万人,然而这些农业经理人主要以种植栽培业为主 (58.39%),从事加工、销

售、休闲服务的比例不超过10%,全国 “乡村CEO”仍有150万人的需求缺口。中国农业大学智慧电商研

究院 《2020中国农村电商人才现状与发展报告》预测,到2025年农村电商领域的人才缺口将达到350万人。
人才短缺问题在学历结构上同样显著。2021年一项针对农业行业用人单位开展的问卷调研显示,农业用

人单位普遍面临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短缺的问题,在农业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

的占比分别为16.6%和11.3%,与美国等农业产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差距较大。本科、硕士、博士各层次

农业科技人才倾向于流入大城市,相当一部分涉农学科毕业生从事非农工作,导致农业行业人才未能 “各尽

其才”[9]。

3.2 乡村人力资本供需矛盾的社会、学校、家庭因素

乡村发展为何面临人才留不住、引不来、用不上并存的困境? 本节将从社会、学校、家庭三个视角分析

乡村人力资本供需矛盾的影响因素。

图6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城乡差距变化趋势 (1978—2024年)

3.2.1 社会经济因素: 城乡收入差距

在诸多 “推拉”因素中,城乡收入差距是人才留不住、引不来、用不上的关键经济因素。图6展示了

1978—2024年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2000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280元和2310
元,两者之比为2.74∶1,2007年达到峰值3.14∶1,此后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2024年,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为54188、23119元,城乡比例为2.34∶1,收入差距仍然较大。不仅如此,农民工内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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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也因务工地点而存在差距,2023年本地农民工平均月收入4131元,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

收入 (平均月收入5441元)更高,两者比值为1∶1.32。

3.2.2 社会制度因素: 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非对称壁垒

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非对称壁垒是人才留不住、引不来、用不上的重要制度因素。
一方面,由乡入城的制度障碍正逐渐被打破。随着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改革逐渐深化,农村

劳动力进城务工、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限制放宽,加之城乡在发展资源、公共服务、生活条件等方面本

就存在差距,故而农村对人才的吸引力更显不足。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大多数城市不断放宽流动人口跨区

域落户限制。例如,《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明确提出,“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

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大多数城市对大专及以上应届毕业生落户较为宽松。同时,各城市对流动人口

缴纳社会保险 (包括医疗保险)的限制较少。此外,中央各部委也出台了系列改革措施,建立以居住证为主

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简化入学流程和证明要求,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10]。
另一方面,由城入乡的制度保障仍然有待完善。尽管近年来政府出台了诸多鼓励各类人才返乡入乡创业

就业的支持政策,但在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等机制建设方面仍存在不足,难以有效增强人才服务乡村的

稳定性。例如,部分基层政府和企业倾向于短期使用人才,忽视长期培养,致使农业科技人才缺乏职业发展

空间,造成基层人才 “引进难、留住更难”的困境[2]。

3.2.3 学校因素: 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短板

农村学校是农村儿童接受基础教育的主要阵地,但目前农村仍然面临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短板。图7根

据CARDS-2021调查绘制了农村儿童各学段上学地点分布状况,显示出农村儿童就学的地理范围随教育阶段

提升呈 “梯度外扩”特征———学段越高,就学地点距离乡村的范围越远。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约有31%和

23%的家庭选择在本村就读,而约有28%和33%的家庭选择在本乡范围内就读。初中阶段,学生则进一步

向乡镇与县域转移,50%的初中生在本乡或本村就读,而本县非本乡的比例跃升至40%。高中阶段,教育城

镇化趋势更为明显———61%的农村学生前往县城就读,而有32%的学生跨县甚至跨省求学。这种趋势反映出

农村地区存在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短板,农村家庭不得不扩大教育投资的空间范围,增加了家庭教育开支和负

担。此外,农村儿童仍然面临教育机会不均等的问题。例如,有研究表明,农村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进入

211/985大学的比例显著小于城市学生[11]。

图7 各学段农村儿童上学地点 (CARDS-2021)

农村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短板是限制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第一,农村生均教育经费长期低于城

市,难以满足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12-14]。魏易等根据 《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测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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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支出水平,发现2013—2019年,农村小学和初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与城市的比

值呈现缓慢下降趋势[14]。例如,2013年农村小学和城市小学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分别是6974元和

7127元,比值为0.98;而2019年,农村小学和城市小学的生均经费为13455元和21306元,比值降至0.83。
考虑到农村仍然是基础教育的重要阵地 (2022年全国共有14.91万所小学,其中农村小学占比超过50%),
生均经费的下降或许会进一步加大农村教育面临的挑战。第二,教师队伍建设一直是农村教育的瓶颈。农村

小规模学校教师具有类型复杂多样、结构离中分割、水平参差不齐等特征[15],少量优秀教师也因薪资待遇、
工作环境和未来发展等问题逐渐流失[16-17]。第三,农村学校教学模式相对单一、课程开设不齐,难以充分调

动学生的学习兴趣[18-19]。

3.2.4 家庭因素: 教育负担仍然较重

教育支出仍然是大量农村家庭支出的大头,加重了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2019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

(CIEFR-HS)结果显示,2018—2019学年各学段家庭教育支出全国平均为11297元,城镇平均为14197元,
农村平均为8205元[13]。从家庭教育负担水平来看,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56.1%,
远高于城镇家庭占比 (36.20%);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农村家庭总支出的比例为15.8%,同样高于城镇家庭

占比 (14.1%)。
分教育阶段来看 (表3),教育阶段的提升伴随着家庭支出负担的显著增加,农村家庭在高中及以上阶段

的教育负担相对更重。总体而言,城镇和农村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支出负担较轻 (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

不超过10%),而在大学阶段的支出负担最重 (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超过30%)。农村家庭在幼儿园、
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均低于城镇家庭,在普通高中和大学阶段则高于城镇家庭。例

如,在高中阶段,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为15.2%,高于城镇家庭的13.0%;在大学阶段,农村

家庭这个比例为35.9%,显著高于城镇家庭的28.3%。职业高中阶段的教育支出绝对数值呈现出城乡差异

的逆转,农村家庭的生均支出 (7517元)高于城镇家庭 (6038元),且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 (18.5%)也高

于城镇家庭 (10.0%)。

表3 全国农村城镇家庭教育支出状况 (CIEFR-HS2019)

学段
家庭生均教育支出/元 家庭生均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

全国 农村 城镇 全国 农村 城镇

幼儿园 7402 4195 10511 8.90 8.50 9.30

小学 4014 1905 6578 4.30 3.70 5.10

初中 6103 3820 9199 8.00 7.90 8.10

普通高中 10156 7771 12347 14.10 15.20 13.00

职业高中 6873 7517 6038 14.80 18.50 10.00

大学 22370 20397 23918 31.60 35.90 28.30

全学段 8139 5482 11038 10.80 10.60 11.00

  数据来源:魏易[13]。

4 适应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农村人力资本培育的路径探讨

为支撑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对农村人力资本的迫切需求,亟须创新教育服务的体制机制,借助现代数智技术

建立 “四学一体”农村人力资本培育体系,即 “人人皆学”(Everyone)、“全面学习”(Everything)、“处处能学”
(Everywhere)、“时时可学”(Anytime)的学习型社会,为加快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夯实人力资本基础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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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适应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农村人力资本培育的路径

4.1 “人人皆学”:构建全生命周期和全产业链条的人力资本培育体系

构建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资本培育体系意味着,教育对象应从目前重点关注的农村在校生扩展到全体农村

劳动力,根据群体特点精准施策开展培训。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农村在校生,注重基础知识巩固与综合素质

培养。对于新生代农村青年,进一步完善培训体系,打造适应农业现代化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助力实现乡村

产业延伸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于高素质农民培育,着力解决教育资源分散、培训内容缺乏实用性以及

后续支持保障措施不够健全等问题。对于返乡就业创业群体,帮助其熟悉农业及产业融合特点,促使其了解

相关政策、市场信息,激发其主动性和创造力,为农村发展增添新动能。对于老龄化农民,着力加强技术和

市场服务推广与宣传,助力农户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人人皆学”理念的深化实践,应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人力资本培育体系。产

业发展会带动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这种需求有助于引导农村劳动力提升自身技能,从而诱发内生的人力

资本积累。因此,实现内生人力资本积累需优先建立坚实的产业结构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培训投资,实现人力资本积累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20]。与此同时,充分发挥农村职业教育在乡村人力资本

提升、乡村治理及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创新职业教育的体制机制和模式,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涉农

人才培养体系,基于行业发展方向及用人单位需求培育农业科技人才,解决农业科技型人力资本宏观层面规

模配置不足,微观层面配置效率不高的问题[9]。

4.2 “全面学习”: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和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全面学习”旨在构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人力资本培育体系。广义上,人力资本包括能力和身心

健康等多个维度。其中,能力被主要划分为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21]。认知能力涉及个体处理信息、逻辑推

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非认知能力则包括动机、自我控制、情绪稳定性和社会交往能力等人格特征。

Cunha等指出,非认知能力在成长后期比认知能力更具可塑性,在成年早期对非认知能力的投资可能对劳动

市场结果产生长期影响[22]。在现代劳动市场中,非认知能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例如有研究表明,随着世代

的更新,非认知能力的回报率逐渐增加,而认知能力的回报率逐渐降低[23]。身心健康不仅是人力资本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前提。按照Grossman的健康资本理论,个体通过医疗保健、体育

锻炼、营养投入以及健康知识的学习等方式,积累健康资本,从而提高劳动生产力、延长劳动寿命,并降低

患病风险[24]。儿童和青年时期的身心健康教育及投资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有深远影响[25]。
将人力资本理论应用于农村人力资本培育以适应现代农业转型与农村产业发展,意味着必须注重培养具

备新知识、新技能、新观念、身心健康的高素质农民。一方面,提升农民的认知水平与科技素养,使其掌握

现代农业科技知识,了解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注重经营

管理能力、市场意识、绿色意识等非认知能力的培养,使其具备现代企业管理理念,能够合理规划农业生产

与产业融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其了解市场需求,把握市场动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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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使其采用环保生产方式,减少农业生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此外,面对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的双重挑

战,农村劳动力身心健康与养老问题值得重视。通过身心健康知识的普及,如针对营养膳食知识、疾病防治

方法等内容进行培训,可以推动农村居民树立积极的养老准备意识,更好地适应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后的

多元化养老服务模式,如居家养老、互助养老等,实现 “健康老龄化”。

4.3 “处处能学”: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城乡教育服务均等化

“处处能学”强调无论身处何地,都应享有公平且高质量的学习机会。这一理念兼顾教育机会平等与结

果平等,期望弥合城乡人力资本差距。
一方面,近年来,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显著缩小了城乡教育基础设施的 “硬差距”,实现了 “有学

上”的目标。例如,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借助 “两免一补”等政策基本保障了适龄儿童100%的入学率。然而,
以师资力量与课程质量为核心的 “软差距”仍然存在,关系到能否真正做到 “上好学”。因此,应进一步创

新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体制机制,如健全教师补充机制、完善教师轮岗交流制度,加大对边远地区、薄弱学

校教师编制和岗位倾斜等,打造高素质、愿扎根的教师队伍,使优秀教师 “处处可为”。
另一方面,尽管近年来国家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保障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方面进行了诸多

改革,但在义务教育后的高中阶段,农村流动儿童在异地升学考试等方面仍面临体制机制障碍。作者团队近

年来对超大城市周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占比较高的学校的调研显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及其家庭面临较大的

升学衔接压力,不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初二阶段就需要为返乡上学做适应性准备。破解上述困境需回归

“人地钱”挂钩的治理逻辑,即依据常住人口规模动态配置公共教育资源,实现 “处处能学”从空间覆盖到

质量保障的实质性跨越。

4.4 “时时可学”:数智技术赋能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

“时时可学”指借助数智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突破传统教育的时间空间壁垒,推动优质资源共享和个性

化学习,进一步弥补城乡教育鸿沟。现代信息技术以较低成本将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偏远地区扩散,使农村

学生能低成本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26]。早在2019年,通过实

施 “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通过卫星远程教育等手段,全国6.4万个教学点实现数字教育资源

全覆盖,解决了400多万边远贫困地区教学点学生因师资短缺而开不齐、开不好课的问题①。近年来快速更

迭的数智技术能够通过建设虚拟实验室和个性化学习系统等,为农村学生提供多样化、沉浸式、互动性强的

学习体验,激发学习兴趣[27]。人工智能辅助教学工具也有望减轻教师教学负担并提高教学效率[28],从而缓

解农村基础教育优质教师不足的困境。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数智技术提供了突破时空限制的学习模式,使

其能够在务农间隙、产业淡季等碎片化时间获取职业技能培训 (如电商运营、现代农业技术等)。

5 结论

随着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乡村对 “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

加,但当前农村人力资本却难以满足这一需求,主要表现为: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和教育回报率均低于

城市,职业培训参与度低、职业技能证书持有比例不高;老龄农村劳动力的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引

起重视。制约农村人力资本培育及导致乡村人才留不住、引不来、用不上困境是社会、学校、家庭多重因素

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城乡收入差距、城乡要素流动非对称壁垒、农村学校优质教育资源短板、家庭教育

支出负担相对较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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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https://www.gov.cn/xinwen/2019-04/03/content_5379215.htm。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围绕 “人人皆学”“全面学习”“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提出 “四学一体”适应乡

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人力资本培育的创新路径。第一,建立以 “人人皆学”为导向的终身学习机制,覆盖

农业、服务业、乡村新兴产业等全产业链需求,助力乡村人才实现技能与知识的持续迭代优化。第二,倡导

“全面学习”的多维人力资本培养策略,关注非认知能力、身心健康等素质的综合提升,培养适应现代劳动

市场需求的复合型人才。第三,以畅通城乡双向要素流动机制为抓手,通过破除城乡壁垒、优化优质教育资

源配置,推进城乡教育服务实质性均等化,实现 “处处能学”。第四,充分利用数智技术等创新手段赋能农

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优质教育资源 “时时可学”。“四学一体”创新农村人力资本培育的体制机制,以期

为农村增活力,助力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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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VitalityEnhancement:CultivatingRuralHumanCapitaltoSupportNewRuralIndustriesandBusiness
CHENSiwei LIUChengfang

Abstract:AgainstthebackdropofChina’scomprehensiveruralrevitalizationstrategy,therapiddevelopmentofnew
ruralindustriesandbusinesshascreatedanincreasinglydemandforhigh-qualityruraltalent.However,structural
imbalancespersistinthesupplyanddemandofruralhumancapital.Factorssuchaspersistenturban-ruralin-
comedisparities,asymmetricbarrierstourban-ruralfactormobility,limitedaccessibilityandinsufficient
high-qualityofruraleducation,andrelativelyheavyeducationinvestmentburdensonruralhouseholds,con-
tributetodifficultiesinretainingandattractingruraltalent.Inresponsetothesechallenges,thispaperpropo-
sesa four-dimensionalintegrated educationalframework designed to support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First,“LearningforEveryone”aimingtomeetdiversifiedneedsoftheentireruralindustry
chainsandensurecontinuouslifelongskillupgrading.Second,“LearningEverything”tofostermulti-dimen-
sionaldevelopmentofcognitive,non-cognitive,andphysical-mentalhealthhumancapital.Third,“Learning
Everywhere”achievedbyfacilitatingurban-ruraltwo-wayfactorflowsandpromotingequitableaccesstohigh-
qualityeducation.Finally,“LearningAnytime”realizedthroughdigitalintelligencetechnologiesthatempower
ruraleducation.
Keywords:NewRuralIndustriesandBusiness;HumanCapital;Rural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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